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疏肝法及其常用方药的临床运用

成都中医学院 李 充 淦

运用疏肝药物来疏调肝脏和肝经气滞
,

以

维护肝主疏泄的正常生理功能的治疗方法称为

疏肝法
。

先父李斯炽对本法在临床上最为常用
,

现就本人在学习中的体会来谈谈疏肝法及其常

用方药的临床运用
。

疏肝法的临床运用

疏肝法的运用
,

应根据不同的证型
,

选用

有针对性的方剂
。

一般可概括为以下三种证型

来分别选用方剂
:

一
、

肝气郁结证

由于肝失疏泄
,

使肝胜及肝经所过部位气

血不畅
,

出现胸胁
、

乳房
、

少腹胀痛
,

或见痛经
、

经闭
。

在情志方面
,

由于肝失条达
,

或表现为

抑郁寡欢
,

或表现为动气发怒
。

此类证型
,

即

可以疏肝解郁为治
,

方选柴胡疏肝散
。

本方由

四逆散加香附
、

川苟组成
,

四逆散中的柴胡
、

积壳不但疏肝利气
,

且寓升降气机之义
,

白芍
、

甘草不但能敛肝缓急
,

且有补益气血之功
,

故

此方为疏肝主方
。

四逆散再加香附
、

川夸即为

柴胡疏肝散
,

香附为肝经气中血药
,

川芍为肝

经血中气药
,

两者相配加人四逆散中则疏肝之

力更强
。

二
、

木郁乘土证

肝木郁结过甚则疏泄无权
,

不但木不能疏

土
,

反而横逆乘土
。

脾为阴土
,

胃为阳土
,

故

木郁乘土又可分为两类证型
:

1
.

木乘阴土
,

则脾失健运
,

除有肝气郁

结症状外
,

还兼见纳减
、

腹胀
、

便澹
、

肠鸣
、

矢气等脾不能升清与运化之症
,

一般称肝脾不

调证
。

应予疏肝扶脾
,

选方如逍遥散
。

方中柴

胡
、

薄荷疏肝气
,

当归能畅肝血
,

白芍能敛横

逆之肝气
,

白术
、

获芬
、

甘草扶脾
。

如脾虚甚

者可选用柴芍六君子汤
。

方中柴胡疏肝
,

芍药敛

肝
,

六君子补脾运脾
。

如以痛泻为主者
,

可用

痛泻要方
。

方中防风
、

白芍升阳敛肝
,

白术
、

陈皮补脾行气
。

2
.

木乘阳上
,

则胃失和降
,

除有肝气郁

结症状外
,

还兼见呢逆
、

暖气
、

吞酸
、

嘈杂
、

胃院胀痛等胃不能降浊之症
,

一般称肝胃不和

证
。

治宜疏肝和胃
,

方选左金丸
。

方用吴黄之

辛以开肝郁
,

重用黄连之苦以降胃气
。

若用柴

胡疏肝散合左金丸
,

则疗效较好
,

如再加入和

胃消食之品则更为对证
。

还应当指出的是
,

如

系肝胃虚寒
,

肝不疏土
,

胃中浊阴上逆者
,

则

不宜用左金丸而应用吴茱芡汤
。

方中吴英温肝

疏肝
,

人参
、

大枣补虚安中
,

生姜温胃降逆
。

前者为木乘阳土之肝胃郁热证
,

后者为木不疏

土之肝胃虚寒证
。

病机不同
,

用方亦应不同
。

临床上应注意的问题是
,

单纯肝气郁结证

较少
,

木郁乘土证则较为多见
,

且肝脾不调证

与肝胃不和证很难截然分开
,

同时一些以脾胃

症状为主者
,

其病之 本常为 肝郁
,

或木不疏

土
,

或木郁乘土
,

均为疏肝法之适应证
。

三
、

六郁证

肝的疏泄功能失常
,

还会使全身气机失于

流畅
,

六郁亦因之而生
。

六郁证以肝气郁滞为

主
,

百病皆生于气
,

肝气郁滞则血行不畅
,

气

滞则水湿不行
,

气郁则火从内生
,

湿停火盛则

易生痰
,

肝不疏土或肝木乘土则饮食停积
。

其

常见症状不独胸隔痞闷
、

吞酸呕吐
、

饮食不消
,

而更有气
、

血
、

痰
、

火
、

湿
、

食六郁之诸症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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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朱丹溪说
: “

气血冲和
,

万病不生
,

一有佛

郁
,

诸病生焉
。 ”

其所立越鞠丸
,

就是以疏肝药

为主的
,

用香附
、

川芍疏导肝经气血
,

配合桅

子
、

苍术
、

神曲等药物
,

应用于诸般杂症
,

临

床上常取得较好疗效
。

我在临床上对本证常以

越鞠丸为主方
,

加入疏肝方药如四逆散
、

金铃

子散
,

再适当增人活血
、

化痰
、

运脾
、

化湿
、

和 胃
、

解热之品
,

其疗效更为显著
,

疏肝法中常用 药物的

临床运用

一
、

按病位用药

疏肝药不仅指疏通肝脏
,

而是包括疏导整

个肝经的药物
。

足厥阴肝经从足直达巅顶
,

在

疏肝药中所主治的部位也是有所侧
}

重的
。

如病

位在胸以上者
,

常多用川芍
、

薄荷
、

橘叶
; 在

胸下至脐者
,

多用郁金
、

香椽
、

佛手
; 在脐以

下者
,

多用青皮
、

金铃子
、

荔枝核
。

其他如延

胡索
、

香附则多用于肝经之中下段
,

对肝郁所

引起的胁腹胀满疼痛
,

用之颇为有效
。

又柴胡

能通达三焦
,

有疏通整个肝经的作用
。

二
、

按病邪
.

的寒热属性用药

疏肝药中尚有温凉之别
,

如川弯
、

香附
、

吴

英
、

荔枝核就偏温
,

金铃子
、

丹皮
、

郁金
、

薄

荷就偏凉
, 在应用时还须根据病情的寒热属性

分别选用
。

三
、

肝经行气药与活血药相配伍

疏肝药中川芍
、

丹皮
、

郁金
、

延胡索等能

人血分
,

每与其他疏肝理气药物配用
,

以使肝

经的气行血畅
,

相得益彰
。

如越鞠丸
、

柴胡疏

肝散中香附配川芍
,

金铃子散中金铃子与延胡

索相配伍
,

我还常将香附与郁金配伍
,

更常将

刺羡藐与丹皮配伍
。

刺蕉薰与丹皮
,

一疏肝气
,

一行肝血
。

前者隆味辛苦微温
,

后者性味辛苦

微寒
; 前者适用病位偏上偏外

,

后者适用病位

偏下偏内
,

故两者配合
,

有不寒不热
,

疏调全

身气杨的作用
。

四
、

对阴虚肝郁者
,

疏肝应兼顾其阴

诸药中以柴胡疏肝解郁之力较强
,

肝郁较

甚者每多用之
,

但该药有升阳劫朋
、

的副作用
,

故古方如四逆散
、

逍遥散中配 合白芍以 监 制

之
。

且阴虚者每多肝郁
,

故对阴虚肝郁者
,

我

常用刺疾爹
、

丹皮代替柴胡
,

再加白芍
、

女贞

子等
,

以使肝阴充足
,

气血并行
。

五
、

对气虚肝郁者
,

疏肝应兼顾其气

疏肝药有行气之力
,

但久用每多有耗气之

弊
,

气虚推动无力
,

故对气虚肝郁者
,

在疏肝

药中应加入补气药物
。

古方如小柴胡汤
、

柴芍

六君子汤
,

即以人参与柴胡同用
,

但补气不宜过

奎
,

一般用泡参
、

炒白术
、

获芬之类即可
,

对

特殊情况又当另lJ论
。

病 案 举 例

一
、

胃痛案

阔 x x ,

女
,

40 岁
。

19 7 2 年 9 月 1 4 日初

诊
。

患者于三月前
,

因生气复加饮食不慎
,

致

胃中急痛如针刺
,

暖气泛酸
,

饮食大减
,

只能

进流体饮食
,

稍多食则腹胀
,

粪如黑酱
。

经西

医检查
,

大便有隐血
,

确诊为胃溃疡出血
。

脉

象弦紧
,

舌质暗晦
、

苔微白
。

此病病位虽在脾胃
,

但因怒气而发病
,

脉

象又弦
,

故病机应以肝郁为主
,

肝郁乘脾
,

脾

气滞塞
,

则胃气不降
,

故既见饮食大减
、

腹胀

便搪
、

舌苔白之脾滞聚湿证
,

又见暖气
、

泛酸

之胃中不和证
。

气滞则舌质暗晦
,

气不通则胃

痛脉紧
。

其粪如黑酱
,

病本亦为肝郁所致
。

唐

容川认为
,

大便色黑之症
,

为肝血下渗
,

从浊

道则下血
。

他治疗此类肝血下渗证常用泻毒丸
、

逍遥散
、

小柴胡汤等加减出入
,

亦重在疏肝泻

肝敛肝
。

可见其溃疡病位虽在胃
,

但其根本原

因却在于肝气横逆犯胃所致
。

综上所述
,

本病应以肝郁脾滞
、

胃中不和

为主证
,

治法当以疏肝为主
,

运脾和胃为辅
,

稍加止血之品
。

在整个治疗过程中
,

以柴胡疏

肝散
、

左金丸
、

金铃子散
、

平胃散
、

乌贝散加

减调治
。

药用柴胡
、

白芍
、

积壳
、

香附
、

郁金
、

金铃炭
、

延胡索
、

广木香
、

黄连
、

瓦楞子
、

乌

贼骨
、

川贝母
、

黑姜
。

共服药十一剂
,

胃痛出

血现象即停止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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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、

肉屡案

阎 x 洲 ,

女
,

37 岁
一

1 9 7 1 年 11 月 8 日初

诊
。

患者平素气急易怒
,

几月前右胁下忽有一

块皮肤色择变暗变硬
,

不知痛痒
,

并往内萎缩

凹陷
,

面积 日益加宽
,

经某医院诊断为 硬 皮

病
。

曾四处求医
,

均未见效果
。

来诊时
,

右胁下已能容下一个拳头
,

面色

萎黄
,

表情抑郁
。

自述全身乏力
,

不思饮食
,

食后作胀暖气
,

晚上入睡亦较困难
,

月经或前

或后
,

经量少而色淡
。

诊其脉弦而细
,

舌质淡

而少苔
。

从其右胁下肌肉麻痹萎缩之现症观察
,

应

属中医肉矮证范畴
,

根据患者平素性急易怒
,

表情抑郁
,

脉弦
,

其为肝气郁滞可知
。

肝郁则

易乘脾犯胃
,

脾虚失运
,

故不思饮食
、

面色萎

黄
、

精神不佳
、

全身乏力
; 胃中不和

,

故食后

作胀
、

暖气
、

眠差
。

脾胃为生化气血之源
,

脾

胃升降失常
,

故气血衰少
。

其月经或前或后
,

经量少而色淡
,

舌质淡而少苔
,

脉细
,

均属气

血不足之脉症
,

综合以上分析
,

本病应辨为肝

郁脾虚
,

胃中不和
,

气血不足之证
。

由于脾主

肌 肉
,

右胁下为肝经所过
,

肝气愈郁
,

则脾愈

虚
,

气愈滞
,

血愈少
,

致使其局部肌肉失养
,

不知痛痒
,

萎缩变性现象愈来愈加发展
。

故用

疏肝补脾和胃兼益气血之法
,

以柴芍六君子汤
、

逍遥散加减调治
,

药用柴胡
、

郁金
、

丹皮疏肝

解郁 ; 泡参
、

获芬
、 一

甘草补脾益气
; 法夏

、

神

曲
、

谷芽和胃安神
; 当归

、

白芍补血敛肝
。

以上方加减
,

共服药十一剂
,

诸症均减
,

精神转佳
,

食
、

眠均有改善
,

右胁下肌肉凹陷

处开始往上回升
,

且质地转为柔和
,

以后仍按

此方意加减
,

共服药三十余剂
,

凹陷处即恢复常

态
,

皮色与感觉亦恢复正常
,

月经应时而至
,

全

身亦无任何不适
。

随访至 19 7 4年均一直正常
。

(注
:

以上两案均选自《 李斯炽医案习

苇 茎 汤 加 味 治 疗
一

鼻 渊

河南省沁阳县卫生学校 耿 繁 河

笔者数年来应用苇茎汤加味治疗鼻渊
,

效果满意
。

现介绍如下
:

一

1
.

药物组成
:

芦根 20 克
、

生改仁 30 克
、

冬瓜仁

儿 克
、

桃仁 10 克
、

生石膏 100 克
、

白芷 15 克
、

桔梗

10 克
、

银花 20 克
、

川弯 20 克
、

石曹蒲 10 克
、

生甘草

1 0克
。

2
.

服用方法
:

以上为成人一日量
,

水煎二次分服
,

抢 岁以下患者用量酌减
,

孕妇慎用
。

兼风 热表症者

与银翘散合用
;

泛恶欲呕者加半夏 12 克
、

生姜 12 克
;

大便秘结者加生川军 15 克 ; 病程较长缠绵反 复 者 加

生黄茂 30 克
。

3
.

典型病例
:

董 又 大 ,

女
,

4 3 岁
,
2 9 8 2 年 5 月 3

日初诊
。

主诉
:

患感冒七
、

八天后
,

头痛难耐
,

经西医

诊为
“

额窦炎
” 。

口服消炎止痛类药物
,

并配合滴鼻净

和氯霉素药液滴鼻
,

连 用三 日效果不明显转用中药治

疗
。

现症
:

头额及眉棱骨处重胀疼痛
,

左侧尤甚
,

晨

起痛重
,

午后痛减
,

心烦急躁
,

语音重浊
,

涕稠色黄
,

嗅觉迟钝
,

泛恶欲呕
,

肢体沉重
。

杳体温 3 7℃
,

舌边

尖红
,

苔薄黄
,

脉滑数
。

中医诊断为鼻渊
。

证属痰热

内盛
,

肺窍不利
,

浊阴不降
,

上逆清窍
。

上 方加清

半夏 12 克
、

生姜 12 克
。

服药一剂
,

次 日头痛
、

呕恶

即止
,

惟浊涕未尽
,

时觉急躁心烦
。

继以原方减半夏
、

生姜
,

加桅子 10 克
、

淡竹茹 10 克
,

续服二剂而愈
。

随

访至今
,

未见复发
。

4
.

体会
:

鼻渊
,

中医 又称
“

脑漏
” ,

临床较为常见
。

笔者据
“

鼻为肺窍
” 、 .:`

肺气通于鼻
,

肺和则鼻能知香臭

矣
”

和足阳明胃经起于鼻旁
,

夹鼻上行
,

相交 于 鼻根

部
,

旁入 目内眺的脏腑
、

经络辨证理论
,

从肺胃论治
,

方选苇茎汤清肺化痰 逐疲排脓
;
生石膏清泄肺胃实

热
,

张锡纯谓石膏
“

善治脑漏
”

(
《
医学衷中参西录

·

石

膏解
》

)
,

故需重用 ; 桔梗
、

白芷宣肺祛痰
、

排 脓 止

痛 ; 银花
、

甘草清热解毒
、

消肿排脓
;
川芍活血止痛 ;

石曹蒲化浊开窍
。

诸药合用
,

共奏化痛浊
、

解热毒
、

排脓
、

利窍
、 七

止痛之功
。


